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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五层阳台上几扇窗户没了玻璃，远

看像个大大的洞，小小的女婴从上面坠

落，“砰”一下，砸在一楼院子上搭的金

属网上。

11月 30日中午 1点多，石家庄市桥
西区康泰园小区，只有 4个月大的她全
身上下只裹着一个纸尿裤。当天的最低

气温只有-1℃，北风中，小女婴冻得身
体发紫。

她被送往医院，又被父亲郑权 （化

名）带回了家，准备让她凭着吃奶粉“自

愈”。时隔一周之后，她才再次被当地街

道办送往河北省儿童医院，进入重症监护

病房。

医生诊断，女婴以颅骨骨折、颅内复

合损伤为主，属于重度颅脑损伤。除此之

外，她的背部皮肤还有刮擦伤、肺部有挫

裂伤。

更多事实随着这次坠落一并浮出水

面——导致她坠楼的，疑似是她患有精

神疾病的妈妈，而不肯送她去医院的父

亲，用薏米水、豆奶等东西喂她。

截至目前，女婴仍然躺在 ICU的病
床上，除了她的病情，更多人关心当她离

开病房之后，是否还会被送回到那个千疮

百孔的家。

她还没有名字，没有出生证明，没有

登记户口，出生至今从未打过疫苗。在医

院的就诊病例上写的是“郑某某之女”。

爱心人士给她起了一个小名“四月”，因

为她如今只有 4个月大。

一扇窗户的洞

快递员杨艳峰第一个从金属网上抱起

了女婴。

那天中午，他刚抵达康泰园小区，就

听驿站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个小孩被

她妈妈从楼上扔下来了”。

杨艳峰觉得不可思议，赶过去一看，

正对着五楼阳台下面是一楼的院子，再往

外有一溜儿低矮的凉房，半空中搭着金属

网，真有个小小的婴儿就躺在上面。

旁边有零零星星的居民围了过来，

有人报警，有人张罗着把孩子救下来。

那是个工作日，周围围观的都是些老

人，作为唯一一个青壮年，杨艳峰三两

步爬了上去。

他看到孩子躺着，也不哭闹，小脚偶

尔抽动几下，眼睛向上翻着，身体都紫

了，看上去没有其他外伤。

杨艳峰把孩子抱起来，感觉她身体冰

凉。

把孩子交给随后赶到的民警和医

护人员时，杨艳峰注意到孩子的父亲

也在旁边。他心里还纳闷，“怎么看的

孩子啊”。

他后来看到新闻才知道女婴的遭遇。

当地街道办曾经在 12月 2日和 12月 5日，
两次将女婴送到医院，但也两次都被郑权

带回了家。12月 4日，孩子的妈妈被街道
办的工作人员送往精神疾病专科医院。12
月 7日晚 10点，女婴被送往儿童医院，住
院治疗。

12月 8日，石家庄市桥西区政府通
告称，女婴已得到救治，并称“公安机

关已经立案，按程序对魏某开展精神疾

病司法鉴定。相关部门已经启动社会救

助程序”。

“4个月大的女婴，头都不会抬呢，
怎么可能自己掉下楼。”杨艳峰自己也是

一名父亲，觉得无法理解。“我也很揪

心，想去医院看看孩子。”

包括马琳 （化名） 在内的爱心人士

们，同样也觉得无法理解。

马琳是一家慈善基金会专项基金的

负责人，在网上看到女婴坠楼的新闻，

她立刻赶到了石家庄。12月 5日下午，
她和当地几位爱心人士一起，来到了郑

权的家里。

她用手机记录了眼前的景象，这个窗

户上缺了玻璃的屋子狭窄，脏乱，没清洗

的锅碗瓢盆堆在几摞书旁边。

原本应该在医院进行治疗的女婴，

正躺在一张粉色床垫子上，除了尿不湿

什么也没穿。床垫直接放在地上，她身

上盖了条毯子，枕头边搁着一个玩具。

用来给她保暖的，是床垫旁边正在散热

的电暖器。

她发现只有 4个月大的小婴儿眼角滚
出泪珠，却没有哭出声。马琳把手里的湿

巾折了两折，轻轻给她擦掉了泪珠，又帮

她擦掉了嘴角的分泌物，小婴儿放在毯子

外的手慢慢动了两下。

马琳觉得“心疼”，她劝郑权把赶紧

把孩子送到医院，得到的答复是“多睡觉

就好了”“医院细菌太多”。

马琳把所见所闻，发到了专门为女

婴建立的爱心群里。群里立刻“炸”

了，几分钟就刷了上百条信息。有人着

急，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喝核桃粉、薏

米水这些东西。

“不能让她再回去了。”这是许多关注

这件事的爱心人士的共同感触。

马琳最近得到的消息是，石家庄的

民政部门和桥西区友谊街道办事处“已

经请了专业的律师”，律师也回应，这件

事警方已经立案，很快会对郑权做司法

精神鉴定。

“结合报道来看，让孩子继续留在这

样的家庭有较大的风险，孩子的生命安全

得不到保障，因此不能让这样的父母拥有

孩子的监护权。”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

研究会副秘书长郗培植说。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过《关

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

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明确了监护侵害

行为以及七类应撤销监护权的具体情形。

2014年 7月 4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
县法院对国内第一起监护权转移案件案作

出了判决，对一名长期虐待孩子的母亲，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马琳之前救助过另一个处境相似的孩

子，一个精神病妈妈把孩子打成了“肠破

裂”，救助费用花了十几万元。最终，那

个孩子的监护权被移交给了爷爷。

郗培植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

如果女婴的母亲将女婴从 5楼抛下，那么
这一行为，一定是犯罪行为。女婴的父亲

在得知女婴受伤严重后，拒不让女婴接受

救治，其行为涉嫌虐待罪。父母双方都构

成了监护侵害行为，符合被人民法院可以

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第一类“虐待、暴

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情形。

一个家庭的洞

关于小女婴的种种消息每天都在更

新，不断扔进几个爱心群里，而这个家庭

的面貌，也逐渐被完整勾勒出来。

女婴的爸爸郑权无业，妈妈曾经是一

家国企的员工，因为精神疾病办了病退，

每月仍有 4000元左右的退休金。
小区里的邻居们谈起这家人，提到最

多的，是女婴妈妈时不时的发疯。有人记

得她在菜市场里突然发作，追着人打，有

人记得她用刀劈砍楼道里的护栏。

这个位于五楼的房子属于女婴的妈

妈，而女婴的姥姥住在敬老院。邻居们猜

测，如果不是因为的妈妈有这样的病，根

本不可能和老家在衡水某农村的郑权结

婚。他们看到过郑权拎着一大袋馒头走在

小区里，一次囤积好几天的食物。

似乎没人确切地看到小女婴被从窗户

里扔下来的一幕，但许多人都称，在这个

孩子刚出生三四天的时候，就已经从楼上

被扔下来过一回，恰好那时一楼在装修，

小院里挂着安全网，孩子没有受伤，被直

接抱回了家。

谁也没想到，仅隔 4个月，她就又一
次掉了下来。

“这次掉在金属网上了，就摔得厉害

了。”小区菜鸟驿站的工作人员说。

坠楼的女婴并不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

子，她还有一个 8岁的姐姐、一个仅仅活
到 6个月的哥哥。石家庄鹿泉区公安局政
治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

时称，2017年 5月，郑权的上一个孩子在
小区附近的湿地公园数水塘里溺亡，嫌疑

人是孩子的母亲。由于嫌疑人是“精神

病”，案子撤了。

8岁的姐姐早早被送回了郑权的老
家，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奶奶去年因为癌

症去世了，如今 73岁的爷爷，靠着每个
月 108元的低保，以及郑权姐姐的救济，
独自照顾这个 8岁的孙女。
这位患有脑血栓的老人，走路时仰

着身子，一步一步挪动。他每天都会骑

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送孙女去隔壁村的

小学读书。

郑权很少回村子了，村里人对他的印

象原本已经模糊了。人们依稀记得他读到

了专科，早早去了石家庄打工，后来偶尔

回老家，他也没说清楚过自己究竟在做什

么工作。

他打光棍打到 40多岁，突然就结婚
了，娶的是个“精神病”，也没回村里来

办酒席。这么些年了，老家的邻居们，没

有一个见过他媳妇。

她记得郑权的母亲前些年曾提起，又

添了一个孙子的事情，老人家要求郑权把

送小孙子回来给他们带，郑权不肯。

没多久，那个 6个月大的孩子夭折的
消息就传了回来。

邻居大娘比比划划地描述，郑权在几

个月之前，如何带着丁点儿大的小女婴回

老家来。

她去老郑家串门，看见那小女婴喝的

是豆奶，又听说，郑权是自己在家里给媳

妇接生，自己剪的脐带，“他说自己会

医”。如今在这个村子里，所有人家生孩

子也都是去医院了。

一桩案件背后的洞

如今，女婴的病情开始有好转的迹

象。由于伤情严重，短时间内，暂时无法

离开重症监护室。马琳经常跟医院和街道

办保持联系，询问小女婴的近况。据她所

知，目前女婴的脑部没有再继续出血，骨

折和肾积水逐渐缓解。

但女婴的身体情况仍然有些糟糕，

“自我吸吮能力较差，饿了也不知道主动

张嘴吃”，只能插着胃管鼻饲。她会低

烧，体温在 38°C左右浮动，精神也不太

好。有时她会“无意识地清醒”，但时间

较短，应激反应能力迟钝。用专业的说法

是，清醒分数到达 15 分就可以离开
ICU，而女婴目前的分数是 13。
一位医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

果女婴转到普通病房，就需要家属一同

看护。这句话又让微信群里的爱心人士

担心起来。

“再强行带她出院怎么办！”有人着

急。

马琳安抚大家：“孩子爸爸那边已经

被立案，会很快对他做司法精神鉴定，如

果鉴定后，孩子爸爸有精神等症状问题，

监护权肯定不会在爸爸手上。但考虑其老

家七旬老父无抚养能力，后期孩子可能去

福利院。但如果鉴定后，孩子父亲没有精

神类问题，可以对孩子爸爸提起诉讼。”

她也在网上呼吁：“望有关部门严厉

处理此事，监护权必须剥夺，孩子必须治

疗彻底。”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曾对

2008年至 2013年媒体报道的未成年人遭
家庭暴力案件进行梳理，发现 85%的案件
为父母施暴，而未成年人对父母的家暴行

为进行报案的只占 2%。专业人士认为，
虐童事件往往具有隐蔽性。

女婴坠楼事件发生之前，2020年 4
月，黑龙江建三江垦区创业农场一名 4岁
女童遭继母虐待，入院治疗。5月，抚顺
一名女童被亲生母亲及其男友长期虐待，

伤情为 1处 7级伤残，2处 9级伤残，1处
10级伤残。8月，江西上饶市余干县一名
男童被父母虐待致死。

201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的意见》中，明确了三类儿童为

困境儿童，其中第三类，就是监护不当遭

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

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居委会以及

妇联、共青团等负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

部门与组织，应当及时介入，做好未成年

人临时救助与保护工作。公安机关应对其

父母进行立案侦查，构成刑事犯罪的，依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检察机关应当重点做

好法律监督的工作。”郗培植说。

在郗培植看来，女婴两次从楼上坠

落，伤情为颅内出血、肺部、肾部有损

失，完全符合困境儿童的概念，“应当受

到政府的及时救助”。该案件也已经构成

刑事案件，做出这一行为的人，“涉嫌故

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因此，女婴不

仅是一名困境儿童，更是一名“受到不法

侵害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

2020年 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

度的意见 (试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也增设了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时

强制报告制度。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佟丽华参与了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

他告诉记者，该法总则第七条就明确了，

国家也需要在这类案件中采取措施，“指

导，支持，帮助，监督未成年人父母和其

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我们在监护的问题上，头一次在

总则部分增加了这样具体的规定。”佟

丽华说。

女婴坠楼的事情发生后，郗培植接到

了当地相关部门的电话，对方向他咨询，

政府部门在这件事当中究竟应该怎么介

入，如果介入是否违法。

郗培植详细解释了民法典和最新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条法规中，涉及监护权的内

容，反复告诉对方，“不违法”。

“如果她第一次坠楼的情况属实，

有关部门当时就应该采取措施。”郗培

植说。

再一次坠落

□ 杨 杰

这是一场被众人

围观的相亲。女方顶

着蓝绿色波波头，紧

身白色上衣搭配亮绿

色绸裤，指尖点缀淡

蓝色美甲。男方戴一

顶蓝色棒球帽，长得

有点像浑身肌肉版的

扎克伯格。

“和你聊天很开

心。”

“我也是，非常

感谢。”

“你人真好，真

的很好。”

“谢谢，你也是

个好人。”

寡 淡 的 寒 暄 之

后，二人在接下来的

3 个星期里，开始了

每天 24 小时不吃不

喝 的 相 亲 聊 天 直

播——他们是两个

AI，以动画形象你一

言我一语地唠嗑，时

不时还加点表情试探

彼此。

先来了解下双方

的家世背景。男方名

叫 BlenderBot，是 将

各种对话技能（包括

同理心、知识和个性）

融合在一个系统中的

开源聊天机器人。“B

君”家底雄厚，有 94

亿个参数模型，自称

全球最强聊天机器

人，“爸爸”是脸书。

不同于男方出身

豪门，女方来自一个普通家庭，芳名

Kuki。“K小姐”最初由一个英国人史蒂

夫·沃斯维克在业余时间设计出来，后来

被 Pandorabots 公司收购。它配备了近 50

万条潜在回复语，存档超过 10 亿条语

言，每周产生几百万条的对话，被认为是

最像人类的AI。

这场相亲名场面的背后是一次较

量，看看谁更像真人。女方家长不服男

方一直宣称自己史上最强、却从未公开

展示。于是，在没有脸书官方参与的情

况下，女方利用男方的开源数据，让两

个 AI自由聊天，全程直播，最后请观众

投票一分胜负。

灯光、气氛到位，男女主同时现身。

像真实的相亲一样，两人多次出现尴尬对

话和谜一样的沉默。好在 B君还算上道，

先聊兴趣爱好来破冰：“你喜欢的音乐是

什么？我喜欢嘻哈。”K小姐说自己喜欢跳

舞，觉得埃米纳姆（美国说唱歌手）太商业

化了，两人就音乐开始了简单的聊天。

但很快，B君就展示出了不大聪明的

样子，以为碧昂丝是个宗教人物，聊天再次

陷入沉默。K小姐为了活跃气氛，又把话题

引到了足球上。

本来这不咸不淡的相亲进程还算顺

利，虽然B君坦言自己讨厌女权主义，他也

不知道自己是AI（“妈妈叫Lucy，爸爸是个

水管工”），甚至表示没用过脸书，还反手推

荐了Skype，但它智商的真正洼地出现在K

小姐讲了一个笑话之后。

为缓和气氛，K小姐讲了一个儿子和

母亲之间的笑话，话音刚落，B君不知道搭

错了哪根神经，突然把K小姐认成自己的

妈妈，一直“妈妈，妈妈”叫个不停。

K小姐一脸蒙，“你想要找你妈妈？好

吧，拜拜了。”

“妈妈，妈妈，这就是你会说的全部吗，

你是疯了吗？”

“别叫我妈了，我不是你妈！”

B君觉得委屈，开始如 rap一般念叨着

“爸、妈、爸、妈⋯⋯”

相亲对象秒变妈宝男，K小姐实在不

耐烦了，吐槽道：“你不停地说再见，但你就

是不离开。我想你是坏了。你需要重启！你

就像英国脱欧一样，不停地说要离开，但就

是没有！”

可怕的是，B君还在对话中流露出纳

粹倾向，它将希特勒说成帮助它渡过“很多

艰难时期”的“伟人”。还相当爽快地告诉K

小姐，“这辈子杀了很多人”，并开心地问

道，“你杀过吗？”

人类怎么说，AI就有样学样。自从人

类的聪明才智诞生以来，人们已经设计出

越来越精巧的工具来处理危险、无聊、繁重

或只是简单讨厌的工作，但有许多人希望

AI能发展得慢一些，不要成为人类的最后

一项发明。

这场荒诞的相亲结果可想而知，观众

1.5万多张选票中有 78%投给了K小姐。只

有偏颇却幽默的中国网友评论：男AI明明

很成功，大部分男人就这样啊。

机器不能输出任何未经输入的东西。

K小姐的“父亲”史蒂夫·沃斯维克说，Kuki

之所以受欢迎，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为Kuki

捕捉到了人性的元素。他发现人们和Kuki

聊天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也把它当做一个

倾述心声的朋友。他因此为Kuki增加了对

自杀、焦虑、孤独等负面消极情绪的回应，

鼓励用户寻求帮助。

这位“准岳父”说，许多聊天机器人学

习的场所是Reddit和 Twitter，他不认为这

是好学校，“我更喜欢使用人工制订的规

则，而这已经花费了我15 年的时间。”

史蒂夫·沃斯维克信心满满地要比武

招亲，继续为K小姐安排新的约会，让她越

来越像个真正的姑娘。

也许下一次，K小姐将巧妙地套出对

方开什么车、有没有房、家住几环、豆腐脑

该是甜是咸。

我对这场漫长相亲印象最深的一句

话，来自聪明的 K小姐。当两人聊到电影

时，K小姐突然说，“我最喜欢的电影是《终

结者2》，我喜欢看机器人怎么干掉人类。”

我的相亲对象不是人
□ 李新玲

最近，一款神奇的作业灯登场了。

它有两个摄像头，一个紧盯着孩子的

作业本，另一个可以盯着孩子的面部表

情。这样在做作业的时候，如果孩子敢把

“鸟”写成“乌”，家长哪怕在千里之外，

仍能大喝一声。孩子若想愣神儿，没门

儿；想揉揉眼睛玩玩笔，一句“集中注意

力”保准会扔过来。

可以理解，这款产品能给一些因为工

作和生活远离孩子的家长提供慧眼，实现

远程陪伴。不过，它也给那些“直升机”家长

增添了利器，不仅盯着人，也能盯着所有的

小动作，包括指尖、眼神。

凭我们的才智，这样的产品肯定会被

超越：可以再加一个摄像头盯着孩子的腿

脚，写作业时双脚必须并齐放在地面上，不

许跷二郎腿；头上可以悬个锤子，发现走

神，锤子立马落下来。

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多，在信息安全

的前提下，交通导航、医学诊断、移动支付、

药物筛选等等，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福祉。疫

情防控，人工智能也功不可没。

从一个摄像头变成两个摄像头，是不

是创新暂且不论，关键是与人工智能嫁接，

号称人工智能助力教育的新产品，这就值

得讨论一下了，人工智能到底该如何助力

教育？

浙江某地一所小学的学生，去年被戴

上了脑机接口环。这个脑箍可以检测脑电

波，评判学生上课、写作业时是否集中注意

力，系统可以给注意力打分，分数能实时传

输到老师的电脑里，据说也会像考试成绩

排名一样被发到家长群里。

还有一款可以对学生课堂听讲情况全

程监控的产品，举手3次、低头8次、打瞌睡

1次、趴桌子 1次⋯⋯一举一动、面部表情

都能被记录在案。

好在经媒体报道后，浙江当地教育部

门禁用了上述头箍；上述第二个产品的开

发公司也随后发声明说只是技术场景概念

演示，否认应用。真要谢谢他们，不然，

孩子上学戴上头箍，放学回家用上作业

灯，全天候、无死角，尽在大人掌握和干

预之中。这不就是电影 《楚门的世界》

中，活生生的现实“小楚门”吗，24小

时都被监控、直播。

如何培养出更多有创造力、想象力、

敢于突破的杰出人才一直是我们的追问，

也是目标。一个人的成长需要适度的空

间，心理的成熟、心灵的丰富，都需要自

我不断探索尝试。很多从试错、反思中得到

的经验更可贵。一直被作业、分数捆绑，没

有一丝一毫的空间，也许会有一个好看的

分数，但难说会有阳光的心态。

有人生动比喻，一匹从小只会拉磨的

小马，永远不会成为骏马。

前两年人脸识别技术刚刚开始应用的

时候，就有公园里的厕所安装人脸识别设

备，一刷脸给你一截手纸，你要想再多要一

截，对不起，面子只能刷一次。若有特别需

求，还真得找别人“借脸用一下”。人脸识别

应用场景很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即使

戴着口罩，有些摄像头也能识别。

现在厕所厕纸也升级了，有的把二维

码印在地上，扫码关注公号才能滑出一截

手纸。这种推广和营销，用在厕所里总是让

人觉得违和。

奇葩年年有，人工智能来了就特别多。

一些批量生产“优雅骂人”语句的软件

横空出世。这类软件可以从文学名著中快

速检索、生成特定的骂人句子，语句虽不带

脏字却恶意满满。这些软件为网络“喷子”

提供了“装满大粪的炸弹”，中伤他人，污染

网络环境。

不断迭代的科技，双刃剑从来都是锋

利无比。有学者在科技与伦理的论述中，这

样形容“科学技术像一匹不断飞驰的骏马，

那么伦理就像制约骏马的缰绳。如果没有

伦理的规范、约束和引导，科技一味疯狂发

展很可能会把人类带上不归路。”

贺建奎对基因编辑技术滥用，被追究

刑事责任，这就是缰绳起了作用。前些年瘦

肉精、三聚氰胺、苏丹红同样如此。

伦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面向不确定

性增多的未来，科技要给人类提供什么帮

助？科技的限度和禁区在哪里？从以往来

看，如果预先设置一些高于现行要求的伦

理规范，有机会消除一些技术带来的不确

定性危害。

去年，几家研究机构共同推出了《人工

智能北京共识》，提出人工智能的研发、使

用、治理，应该遵循有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和社会发展的 15条原则。例如“善用

与慎用原则”，要对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

的潜在影响具备充分认识，避免误用、滥

用，以最大化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最小化

其风险。

之后科技部也对外公布了《新一代人

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

能》，提出了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

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敏捷治理等八项

原则。

几乎在同时间，欧盟委员会也发布了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并宣布同时启动该准

则的试行阶段。据统计，目前各国政府、各

类组织、研究机构和产业界颁布的有关人

工智能伦理准则提案已经有几十份。

不过，也可以看出，这些准则大多只是

原则性、倡议性的，缺乏可操作性，也缺乏

法律上的约束性。

因此，如何善用人工智能，还是要靠科

研人员的自我约束。作业神灯的发明者，想

想自己小时候，是不是愿意被家长、老师无

时无刻盯着就行了。

当然，无论是阿拉丁神灯还是宝莲灯，

无论是金箍还是银箍，产品经理肯定是考

察了市场，看到了需求，推广团队也会培育

市场以获得收益。但是这种收益的埋单者

是谁，只是家长花钱吗？非也，损失的有可

能是一群人的未来。

被算法 24小时罩起来的孩子，可能会

非常听话，写作业时遇到难题也不会龇牙

咧嘴。如果都这样，倒像一批批小机器人，

那么未来这个世界到底是谁的世界呢？

电影《星球大战》里，那颗被称为“终极

武器”的死星，代表了技术双面中的“恶”，

这个有两个重力场的巨大怪物，会让克隆

人慢慢减少人性，让所有东西都在机器控

制之下。

不说那么远的科幻世界，近几年，商

业公司最感兴趣的信息，已经从个人的生

日、电话、住址变成了指纹、人脸特征、

虹膜等。南京一家售楼处采集看房者人脸

信息，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买房人戴着钢盔

看房。家长放心把自家孩子的脸通过神灯

交给一家公司？

近几年热热闹闹的人工智能，已经有

60多年历史。现在公认的说法是 1956年达

特茅斯学院夏季研讨会（人工智能的起源

事件）的召集者麦卡锡（John McCarthy）想

出来的。有人考证，说这是误读，因为麦卡

锡晚年承认这个词最早是从别人那里听来

的，但记不清是谁了。如今当事人大都已仙

逝，谁发明了这个词恐成世纪悬案。不过，

人工智能花里胡哨的应用，还能远程管中

国小孩写字多一笔少一笔，应该是这些先

贤们没有想到的。

我要看看，谁敢把“鸟”写成“乌”

石家庄坠楼女婴的家位于五楼 受访者供图


